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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地重金留人

“今年春节放假前，公司对工人承诺，凡是节后返岗的

人，底薪涨10%，每人发2000元‘慰问金’”。李伟坦言，为

了能留住工人，公司一年内给工人涨了两次工资，稍微有

点技术含量的岗位月薪都超过了6500元，工人却仍招不

来、留不住。

记者登录各大招聘平台发现，大量制造类企业均用高

薪和福利吸引求职者，其中，焊工岗位不仅月薪达到了

5000元至8000元，还明确注明了提供技术培训，并缴纳

五险。然而，这类招聘信息的点击量还没有文案策划、市

场营销等岗位的零头高。

工厂招不来、留不住人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建筑工

地。一在渝建筑类央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该

公司一重点建设项目为保证工期进度，作出了给返岗农民

工每人发一万元“暖岗金”的决定。

农民工抢着干“短期工”

一边是工厂、工地重金留不住人，另一边农民工则在

四处探寻招工信息。出现这样“怪圈”的原因在于，农民工

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变化。

曾辗转四川、浙江、湖南等十余个工地的农民工张茂

材坦言，他之所以不愿意到工地或工厂工作，是因为“赚钱

难”。虽然工厂、工地的工资很高，但干的活也非常累。而

且，工厂、工地的规矩

很多，有的时候还要

扣钱，根本拿不到

高薪。

“所以我就‘想

开’了，做‘短时工’，

能挣‘快钱’，人也轻

松”。张茂材称，他从

去年开始做“短时

工”，日薪在300元至800元不等，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活，

但总体算下来，一年也能挣个八九万元。“最近，我和几个

老乡一起接了一个刮粉的活，因为是高空作业，日薪能达

到600元”。

记者注意到，像张茂材这样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今年

26岁的农民工廖开兵曾在广东一家服装厂工作了2年，后

又在重庆一家电子厂工作了1年。在他看来，当“短期工”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春节假期一过，廖开兵就辞去了工厂工作，转而做起

了兼职，帮快递公司卸货、到工地干活、到家具厂帮工、跑

跑外卖……

破“招工难”需先解“民工慌”

“节后‘招工难’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用人单位年

年喊‘用工荒’，却不知农民工‘就业慌’”。重庆市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认为，当前，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工

地等相对固定的地方上班，直接原因是担心薪酬问题，更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情感归属、社会认同等诉求未被满足，

缺少安全感和获得感。因此，要破“招工难”就需要先解决

“民工慌”。

“‘民工慌’的出现，提醒城市须更加重视改善农民工

的生存条件，维护其合法权益”。重庆锦明建筑劳务公司

负责人梁锦明说，他曾当了十余年的农民工，深知农民工

在城市生活面临的各方压力。

在梁锦明看来，“用工荒”是个社会性问题，需有关部

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打击恶意欠薪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

行为，真正让农民工不“忧薪”。

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就业帮扶制度和统一规

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就业管理服务制度，加

强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

议处置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的联

动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

动关系。

2月25日，求职者（左）在招聘会上咨询岗位信息。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返岗潮”未现 工人抢干“短期工”
《工人日报》黄仕强

“现在招人、留人一年比一年难，今年公司的人手缺口又要创新高了

……”2月28日，重庆一电子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李伟告诉记者，

自2020年以来，公司职工人数一直在减少，大量农民工纷纷离职，今年复

工后，员工返岗率还不足60%，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员工来办离职手续。

该公司的遭遇并非个例。春季招聘季，重庆众多工厂、工地等农民工

聚集的行业、企业“返岗潮”迟迟未出现。不少农民工表示，到工厂、工地干

活规矩多，没什么发展空间，不如做“短期工”，不仅自由，还能挣“快钱”。

从自由上班到“全职工作”

记者走访发现，村干部专职化已是基层现实。村干部

工作日每天按时到岗“坐班”，与公务人员别无二致，同时

“加班”也成工作常态。

“‘5+2’‘白加黑’成了工作常态，连节假日也常常要

到岗上班。”一位在任超过7年的老村支书说。有的村干

部则反映“就算到了农忙时节，还要负责禁烧，根本没工夫

种地”。

与之相应，村干部的基本收入趋于稳定。中组部文件

要求，按照不低于当地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确定村

党支部书记的基本报酬。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

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1.5倍至2倍。按照这一标准，在

中西部地区，村支书等主职待遇普遍需达到每年3万至4

万元，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

有学者认为，收入“工资化”是村干部专职化进而“行

政化”的重要体现。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

究员王向阳说，集体经济发达、治理资源丰富的东部村

庄，在上个世纪就已实现内生型的村干部专职化。而在

政策推动下，全国其他地区近10年实现行政建构型的村

干部专职化。他认为，行政建构型的村干部是承载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需要，是各类治理事务密集

下沉的结果。

一些基层干部对记者表示，在精准扶贫、疫情防控中，

村干部专职化的成果得到检验。

专职化待遇问题影响村干部心态

尽管村干部专职化让基层治理效能获得一定提升，但

记者调研了解到，村干部专职化在待遇方面造成一些“难

解的疙瘩”，不仅影响工作效能，也不利于后备人才培养和

干部队伍稳定，制约了村级长效治理。

——拿“白菜工资”难操“领导心”。“收入不高，但每天

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南方一名基层干部表示，当

地村干部要承担40多项政府交办事项。在一些村干部眼

里，这相当于拿着“兼职”补贴干“全职”工作。

河南一名58岁的村支书已连任三届村支书。他告诉

记者，专职化之后，自己每月的补贴是2298元，副职是自

己的80%。其他4个委员为60%，相当于一天40多块。

“换届时很难找到年轻人当村干部，他们务工一天至少也

是100块。”该村支书说，“组织要求村‘两委’得配备一个

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走访了好几户都吃了闭门羹。”

——致富能人难过“奉献关”。一些村干部告诉记者，

如果想要有所作为，村干部还得过“奉献关”。基层干部表

示，不少村干部是当地“致富能人”，上任时都做好了“当干

部要吃亏”的打算。

中部某地一村干部告诉记者，上级项目拨付资金一般

只针对前期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项目需要长期维护

运营，一些项目“只建不补”，后续费用只能他们自己掏。

光是村里修一条硬化水泥路，算上每年维修保养，他们自

己搭进去不少于50万元。

记者了解到，村干部要过“奉献关”的现象在中西部经

济基础差的地区更为普遍。鄂西一名村支书说，他每月要

从工资里拿出来不低于800元的钱补贴村务，而他月收入

不过2000多元。

——上级政策难拆“隔心墙”。在涉及切身利益的问

题时，缺少话语权的村干部常常羞于诉苦。江西一名基层

干部反映，乡镇中有的村子之间人口数量相差3倍，工作

量相差很大，但各项补贴和报酬是同等的，这让一些村干

部心里不是滋味。

记者调研还发现，一些地方为了激励村干部，制定了

与补贴挂钩的奖惩机制。如中部某县开展“五星村”创建

工作，倒扣“零星村”“一星村”补贴款来奖励星级较高的村

子。但据当地干部介绍，该县约一半是“零星村”“一星

村”，只有一个“五星村”。上级考量如果倒扣太多可能影

响治理稳定，最后奖励也不了了之。“具体还要关注政策怎

么变，我们只能先用集体收入向村民垫付了奖励资金。”一

名获得“四星村”称号的村支书说。

做大做强村级治理基本盘

村干部以讲奉献为荣，但不应以提报酬为耻。江西宜

春市负责基层治理的干部说，村干部待遇问题已引起地方

政府重视，一些县市着力解决村干部“五险一金”全覆盖，

并给工作10年以上的离任村书记、村主任按月发放生活

补助，探索离任村干部有效发挥作用长效机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刚认为，“当村干部就

要吃亏”的心态影响基层长效治理，要建立村干部待遇稳步

增长机制，也要增强村级组织对符合条件资金统筹使用的

自主权，并在安排村级项目时量力而行，不搞高压摊派。

村干部待遇现状与专职化、“行政化”的趋势是紧密相连

的。基层干部直言，一些村干部还有“骑马找马”的心态，想要

找到一些渠道进入体制，走上仕途。不少村干部也坦言，客观

上来说，目前往上级组织跑得多，往田间地头跑得越来越少。

受访人士认为，一些村级组织行政色彩强化，自我运

转能力却在弱化，需要各方思考村干部的利益联结是“向

上”还是“向下”这一关键问题。

有了“铁饭碗”，村干部心还乱？
《半月谈》谭元斌 韩朝阳 陈春园

记者近期在多省基层调研发现，村干部专职化进而“行政化”已成基层现实。大量工作任务涌入村级

组织，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转向全脱产，收入也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虽然有了“铁饭碗”，但不少村干

部心态发生变化。

村干部角色专职化背后，仍存一些问题待解。


